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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肉毒中毒是我国细菌性食源性疾病中病死率较高的中毒性疾病之一，典型特征为对称性下行性弛缓性肌

肉麻痹。我国肉毒中毒以 A、B 和 E 型为主，中毒食品主要为家庭自制豆类发酵食品和风干牛羊肉等。肉毒中毒

的发病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且与土壤中肉毒梭菌芽孢污染率及当地居民饮食习惯有关。本文就 1958—2024 年

我国肉毒梭菌污染状况与食源性肉毒中毒流行特征进行描述，为防控肉毒中毒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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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ulism， one of the bacterial foodborne diseases with a high fatality rate in China， is characterized by 
symmetric descending flaccid paralysis.  In China， botulism is predominantly caused by types A， B， and E of Clostridium 

botulinum （C.  botulinum）， with the primary sources of intoxication being homemade fermented bean products， as well as 
air-dried beef and mutton.  The incidence of botulism exhibits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ntamination rate of C.  botulinum spores in soil and local dietary habit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ontamination status of C.  botulinum and the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of foodborne botulism in China from 1958 to 2024， 
aiming to furnish evid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i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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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毒梭菌（Clostridium botulinum）是一种革兰氏

阳性、专性厌氧、产芽孢的杆菌，在自然界中分布广

泛，主要以芽孢形式存在于土壤、海水和动物粪便

等环境中。肉毒梭菌的致病性最早可追溯至 18 世

纪德国的“香肠中毒”事件，多人因食用了未煮熟的

香肠出现了眼睑下垂、瞳孔散大、吞咽困难、四肢肌

力下降等肌肉弛缓性麻痹等症状，严重者甚至因呼

吸衰竭而死亡［1］。1820 年，德国内科医生 Kerner 首

次将未煮熟的香肠与弛缓性麻痹症状联系起来，全

面描述了肉毒中毒的临床表现和症状，但肉毒梭菌

直到 1895 年才由 Emilie Pierre Van Ermengem 医生

成功分离鉴定［2］。

临床上，根据肉毒梭菌进入人体的途径可分为

食源性肉毒中毒、婴儿肉毒中毒、创伤性肉毒中毒、

医源性肉毒中毒、吸入性肉毒中毒和成人肠道型肉

毒中毒，其中食源性肉毒中毒是我国最常见的肉毒

中毒类型，多表现为家庭聚集性发病，中毒食物主

要为家庭自制豆类发酵制品、风干牛肉等。家庭自

制食品由于原料可能被肉毒梭菌芽孢污染、加工卫

生条件不良、密封厌氧储存为芽孢的繁殖和产毒提

供了适宜条件。如果食用前未充分加热，就会导致

食源性肉毒中毒的发生。本文综述我国已报告的

土壤等环境和食品中肉毒梭菌污染状况及食源性

肉毒中毒的流行特征，为食源性肉毒中毒的诊疗和

预防提供科学依据。

1　肉毒梭菌的生物学特征

肉毒梭菌为革兰氏阳性短粗杆菌，芽孢椭圆

形，直径大于菌体，位于次极端，使菌体呈汤匙状或

网球拍状。其芽孢抵抗力极强，通常在环境中不繁

殖产毒，仅在适宜温度、营养及厌氧条件下萌发并产

生肉毒毒素（Botulinum neurotoxins，BoNT）。 BoNT
是已知毒性最强的毒素之一，30~100 ng 即可致命，

被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列为 A 类生物战剂［3］。

作为一种锌依赖性金属蛋白酶，BoNT 可特异性结合

周围神经末梢，进入细胞质后切割 SNARE 蛋白（可

溶性 N-乙基马来酰亚胺敏感因子附着蛋白受体），

阻断乙酰胆碱的释放，导致肌肉弛缓性麻痹［4-5］。

在传统的分类中，肉毒梭菌涵盖了所有产肉毒毒

素的细菌，包括产肉毒毒素的巴氏梭菌（Clostridium 

baratii）及丁酸梭菌（Clostridium butyricum）［2，5-7］。有

学者指出，生孢梭菌（Clostridium sporogenes）也可产

生肉毒毒素［6，8］。根据遗传异质性和理化特征，肉毒

梭菌可分为Ⅰ~Ⅵ组，详见表 1。根据血清学特性，

BoNT 分为 A~G 共 7 种血清型；基于氨基酸序列差

异（2. 6%~31. 6%），可进一步细分为 BoNT/A1~8、
BoNT/B1~8、BoNT/E1~11 和 BoNT/F1~8 等亚型［5］。

对人体致病的包括Ⅰ组（A、B、F 型肉毒梭菌；B 型生

孢梭菌）、Ⅱ组（B、E、F 型肉毒梭菌）、Ⅴ组（F 型巴氏

梭菌）及Ⅵ组（E 型丁酸梭菌）；Ⅲ组（C、D 型肉毒梭

菌）主要对动物致病；Ⅳ组（G 型阿根廷梭菌）为环境

分离菌株，极少与疾病相关［2，4］。2014 年，有文献报

告一种新的血清型 BoNT/H，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其

为嵌合毒素 BoNT/FA［9-11］。 2016 年，ZHANG 等［12］

通过基因组测序和生物信息学方法，在肉毒梭菌中

发现新血清型 BoNT/X 的基因簇，但其表达活性尚

待确认。

表 1　肉毒梭菌分组及其理化特性

Table 1　Groups and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Clostridium botulinum

梭状芽孢杆菌

Ⅰ组

C.botulinum

Ⅰ组

C.sporogenes
Ⅱ组

C.botulinum
Ⅲ组

C.botulinum

Ⅳ组

C.argentinense

Ⅴ组

C.baratii
Ⅵ组

C.butyricum

血清型

A，B，F，H

B

B，E，F

C，D

G

F

E

亚型

A1~A8；
B1~B3，B5(Ba)~B8；

F1~F5，F8
Ab，Af，Bf，A(B)，FA

B1，B2，B5，B6

B4；E1~E3，E6~E11；F6

C，D，CD，DC

G

F7

E4，E5

脂肪酶反应

+

+

+

+

-

-

-

卵磷脂酶反应

-

_

-

+/-

-

+

-

蛋白水解

+

+

-

-

+

-

-

适宜温度

35 ℃~40 ℃

35 ℃~40 ℃

18 ℃~35 ℃

40 ℃

37 ℃

30 ℃~45 ℃

30 ℃~37 ℃

无毒菌株

Non-neurotoxic C.sporogenes

Non-neurotoxic C.sporogenes

C.taeniosporum;
C.beijerinkii

C.novyi

C.subterminale;
C.hastiforme;

Non-neurotoxic C.argentinense

Non-neurotoxic C.baratii

Non-neurotoxic C.butyricum

注：+代表阳性，-代表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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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肉毒梭菌的污染状况

肉毒梭菌主要以芽孢形式广泛分布于土壤、江

河湖海淤泥沉积物、尘埃及动物粪便中。我国最早

于 1922 年由 Schoenholz 和 Meyer 从北京、山西的土

壤中分离出 B 型肉毒梭菌［13-14］。通过系统检索中国

知网、PubMed、万方等数据库，纳入关键词为“肉毒梭

菌分布”“肉毒梭菌污染”的文献 36 篇，排除重复后，

共 23 篇符合要求。1975~2021 年我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相继开展了肉毒梭菌在外环境中的分布调

查，共 1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出了肉毒梭菌。

2. 1　土壤污染状况

土壤中肉毒梭菌阳性率在西北地区，尤其是新

疆、宁夏和青海较高。新疆五次土壤调查显示，阳

性率因地域和土壤类型而异［15-19］。北疆总体阳性率

为 16. 8%，以 A 型为主，B 型及 A+B 型也有检出，其中

塔城地区阳性率最高，达 40%，并在该地区检出 F 型

毒素，但未分离到菌株［15-16］。不同地形中以冲积扇平

原区阳性率最高，不同土壤类型中以畜圈土和耕地

土阳性率最高［18］。南疆两次调查均未检出［16，19］。宁

夏阳性率 34. 4%，均为 B 型，以南部固原地区阳性

率最高，土壤类型以菜地土阳性率最高，其次为粮

油地土壤［16］。青海阳性率 8. 4%，检出 A 型、B 型和

E 型，以账房土阳性率最高，其次为耕地土及河泥［16］。

甘肃曾分离到 C 型肉毒梭菌［20］。

西南地区以西藏阳性率最高，达 15. 8%，主要

为 E 型，B 型、B+E 型和 A+B 型也有检出，其中，畜

粪土及耕地土阳性率最高［21］。重庆阳性率 7. 5%，检

出 A 型及 A+B 型［22］。贵州阳性率 2. 6%，检出 D 型、

A 型和 E 型［13］。云南阳性率 1. 4%，检出 B 型、D 型

和 E 型，均从腐土中检出，生土未检出［23］。四川阳

性率 0. 6%，检出 A 型［22］。

华北地区河北阳性率 5. 3%，以 B 型为主，其次

为 A 型，以庭院土和荒地土最高［24-25］。山西曾检出

B 型［13］。华东地区以山东微山湖地区阳性率最高，

达 36%，均为产 BoNT/E 的丁酸梭菌［26］，菏泽地区

病例周边环境检出 B 型肉毒梭菌［27］。钱塘江流域

及浙江省均未检出［13，28］。

华中地区仅河南濮阳市曾进行土壤调查，阳性率

为 9. 5%，均为 B 型，以庭院土阳性率最高［29］。华南地

区广西阳性率 3. 1%，检出 D 型、E 型及 C+D 型［13］；海

南、广东未检出［30］。东北地区黑龙江曾检出 E 型［13］。

2. 2　海泥及海产品污染状况

沿海地区海泥及海产品中，肉毒梭菌的阳性率

存在地域差异。在渤海海域 ，山东海泥阳性率

10%，主要为 A 型和 F 型，海鱼阳性率 1. 7%，检出

A 型［31］；河北海泥阳性率 1. 3%，检出 E 型［25，31］，海

鱼中未检出。在黄海海域，江苏海泥及海鱼阳性率

为 1. 2%，检出 E 型［31］。在东海海域，福建海泥及海

鱼阳性率 1. 3%，检出 C 型［31］；浙江未检出［31］。在南

海海域，广东海泥阳性率 13. 7%，以 D 型和 C 型为

主，C+D 型也有检出［32］，海鱼未检出；海南海泥阳性

率 3. 2%，检出 C 型和 E 型［32］，海鱼未检出。由此可

见，海泥可能是近海环境中肉毒梭菌的主要载体。

2. 3　食品污染状况

食品污染方面，发酵豆制品为高危食品。在西

北地区，青海发酵豆制品阳性率 6. 7%［16］；新疆北疆自

产黄豆阳性率 40. 0%，蜂蜜阳性率 5. 0%，均为 A 型，

南疆黄豆未检出；北疆石河子垦区粮豆蔬菜阳性率

7. 1%［15，18-19］。在华北地区，河北自制发酵食品阳性率

4. 6%，检出 B 型［24］；杂粮阳性率 5. 9%，检出 A 型和

B 型［25］。在华中地区，河南自制发酵豆制品阳性率

5. 9%，检出 B 型［29］。

综上所述，我国肉毒梭菌血清型分布具有明

显的地域特征，除 G 型尚未被检出外，其余各型均

有发现。从地域分布来看，西北地区阳性率最高，

华东地区相对较低。在型别分布上，自西北向东

南呈现明显变化趋势：西北地区以 A 型为主，随

着地域向东南延伸，C 型、D 型逐渐成为优势型

别，而中部地区 A 型、B 型、E 型和 F 型均有检出，

这种分布特征不仅反映了我国肉毒梭菌污染的地

域差异性，也凸显了其在型别分布上的复杂性和独

特性。

3　食源性肉毒中毒的流行情况

国际最早的肉毒中毒报告于 1735 年，我国首

例由吴朝仁等［33］于 1958 年在新疆地区报告，并证

实察布查尔病为肉毒中毒，此后，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陆续报告了食源性肉毒中毒事件或病例。系

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PubMed 等数据库，纳入关

键词为“肉毒中毒”的文献，筛选符合食源性肉毒中

毒流行病学特征、临床表现明确、并从食物或临床标

本检出肉毒毒素或肉毒梭菌的调查报告，去重后纳

入 225 篇。提取发病时间、地点、事件数、发病人数、

死亡人数、患者人口学特征、原因食品及毒素型别等

信息，使用 Excel 软件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

截至 2024 年，我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

福建、重庆外）共报告食源性肉毒中毒事件 1 332 起，

累计发病 6 188 例，死亡 829 例，病死率 13. 4%。中

毒主要由 A、B 和 E 型引起，偶见多种血清型（A+B、

A+E、B+E、A+B+E 型）同时引起的事件。多为家庭

聚集性暴发，散发病例少见。1958~2024 年我国食

源性肉毒中毒发生情况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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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时间分布

我国食源性肉毒中毒事件呈现阶段性特征，以

2000 年为节点可大致分两个阶段。2000 年以前为

高发期，尤以 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的新疆、青海和

西藏等地区为甚。新疆 1958—1983 年报告 886 起

肉毒中毒，发病 3 560 人，死亡 341 人，病死率为

9. 58%，占 新 疆 总 中 毒 事 件 起 数 的 88. 4%（886/
1 002）［35］。该时期的病死率较高，如青海 1982—
1997 年病死率高达 83. 3%［141］，西藏 1964—1998 年

病死率达 44. 3%［14，16］。

2000 年以后，食源性肉毒中毒事件数和发病人

数总体下降，原高发地区的病死率普遍降低，如青

海［36］和西藏［38-39，41-42，44-45］病死率分别降至 17. 8% 和

12. 8%，但个别省份如安徽［36］和甘肃［36］反而有所回

升。值得注意的是 ，原报告极少或无报告的广

东［36］、浙江［140］和上海［139］等东南省份出现病例或报

告增多。

对 524 起发生时间明确的事件分析显示，肉毒

中毒事件全年均可发生 ，主要集中在第二季度

（38. 5%，202/524），其 次 为 第 一 季 度（145/524，

27. 7%）。大部分地区都集中于第一、二季度，而位

于高原地区的青海和西藏则集中于第二、三季

度（表 3）。

3. 2　地区分布

我国 1958—2024 年食源性肉毒中毒事件总体

呈现西北向华南递减的分布格局（表 4）。位于高纬

度、高海拔地区的新疆、青海和西藏中毒事件数最

多。新疆 500 起有明确区域报告的事件中，北疆占

95. 8%（479/500），病 死 率 为 9. 4%，南 疆 仅 4. 2%
（21/500），病死率为 17. 7%。中纬度地区的华北平

原和黄土高原一带以河北、山东、河南、内蒙古等省

（自治区）食源性肉毒中毒事件数较多。随着地域向

中低纬度的东南沿海地区延伸，中毒事件逐渐减少。

3. 3　人群分布与原因食品

1958—2024 年食源性肉毒中毒事件的发病人

群中，男女性别比为 1. 02（1 407∶1 376），年龄跨度

1. 5~82 岁，全年龄段均可发病。青海、西藏以藏族

牧民为主，其余省份均以汉族为主。藏族牧民中毒

多因生食或开锅即食自制风干/变质牛羊肉；汉族

则主要因食用未经加热的自制臭豆腐、豆瓣酱、豆

表 2　1958~2024 年我国食源性肉毒中毒事件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foodborne botulism incidents in China from 1958 to 2024
省(自治区、直辖市)
新疆

青海

西藏

河北

山东

河南

甘肃

内蒙古

陕西

四川

安徽

江苏

宁夏

黑龙江

贵州

广东

吉林

山西

湖南

云南

湖北

北京

广西

辽宁

江西

天津

上海

浙江

海南

合计

事件数/%
1 002（75.2）

86（6.5）
51（3.8）
50（3.8）
24（1.8）
19（1.4）
12（0.9）
10（0.8）

9（0.7）
7（0.5）
7（0.5）
7（0.5）
7（0.5）
5（0.4）
5（0.4）
5（0.4）
4（0.3）
4（0.3）
3（0.2）
3（0.2）
2（0.2）
2（0.2）
2（0.2）
2（0.2）
2（0.2）
1（0.1）
1（0.1）

0
0

1 332

发病人数

3 959
348
426
333
224
154

90
77
85
63
53
33
85
31
62

8
27
18
18
39
18

6
7
9
8
3
2
1
1

6 188

死亡人数

359
195
132

6
26
16
12

7
12
16
13

4
2

10
5
0
8
1
1
1

—

1
1
1
0
0
0
0
0

829

病死率/%
9.07

56.03
30.99

1.80
11.61
10.39
13.33

9.09
14.12
25.40
24.53
12.12

2.35
32.26

8.06
0.00

29.63
5.56
5.56
2.56
—

16.67
14.29
11.11

0.00
0.00
0.00
0.00
0.00

13.4

毒素型别*

A、B、A+B
E、A、B、A+B

E、A+B+E
B、A

B、A、A+B、A+E、B+E
B、A
B、A
A、B
A、B

A、B、E、F、B+E
A、B、E

E
B、A

E
B、A、A+B

B、F
A、E

B
A
B
—

A、A+B+E
A、B
B、E
—

—

—

A+B
A+B+E

参考文献

[34-36]
[37]
[14,38-46]
[14,47-59]
[14,36,60-67]
[59,68-81]
[14,36,82-84]
[14,36,85-89]
[90-97]
[98-104]
[14,36,105,106]
[36,59,107-114]
[14,36,115,116]
[14,117,118]
[119-123]
[36,84,124]
[36,125-127]
[36,128,129]
[14,36,84,124,130]
[36,131]
[84,132]
[133,134]
[36,135]
[136,137]
[36]
[138]
[139]
[140]
[59]

注：*毒素类型为一次肉毒中毒事件或散发病例检出的所有毒素血清型，包含食品样品或患者标本检出的毒素血清型，且毒素型别按引起的事

件数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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豉、面酱等豆面类发酵食品。偶见因食用罐头食

品［140］、自制腌鸡蛋［67］、酱料［113，142］而中毒的事件。

2021 年北京报告了 1 起因食用真空包装的咸鱼和

火腿而导致的中毒事件［65，134］。2023 年四川和广东

等省份发生了 1 起因食用真空包装的兔肉而导致

的中毒事件。

3. 4　毒素型别分布

1958—2024 年发生的食源性肉毒中毒事件中，

1 112 起经抗毒素中和试验确定了肉毒毒素血清

型，其中 A 型 861 起（77. 4%），B 型 166 起（14. 9%），

E 型 65 起（5. 8%），A+B 型 13 起（1. 2%）。另有 A+
E 型［143］、B+E 型［103］及 A+B+E 型［42，134］肉毒中毒事件

报告。此外，2023 年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识别 1 起

跨省 F 型肉毒中毒事件。各省中毒事件毒素型别

分布详见表 2。A 型和 B 型肉毒中毒多由自制豆面

类发酵食品引起，全国广泛分布，A 型高发于新

疆［144］，B 型 高 发 于 华 北 平 原 一 带 的 河 北［145］、山

东［146］、河南［78］。E 型肉毒中毒则多由自制风干肉类

或变质肉类引起，集中于青海、西藏的高海拔牧

区［37，147］；偶由自制发酵食品和罐头食品引起，发生

于东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113，142］。

除未开展过肉毒梭菌环境污染调查的省份外，

其余省份食源性肉毒中毒事件的主要毒素型别分

布基本与当地土壤检出型别一致，且多数省份从中

毒事件中分离出的型别多于土壤检出的型别。

4　肉毒中毒的诊断、治疗与防控

4. 1　诊断

快速准确诊断肉毒中毒对其治疗及预后至关

重要。肉毒中毒的临床症状与吉兰-巴雷综合征、重

症肌无力、中风等相似，需根据进食史、潜伏期及实

验室检验进行鉴别诊断。肉毒中毒潜伏期最短

1. 5~2 h，最长可达 54 d，多为 2~7 d，主要与进食量

有关［14，148］。临床表现为视物模糊、复视、眼睑下垂、

瞳孔散大等眼肌麻痹症状，声嘶、呛咳、吞咽困难、

呼吸困难等喉麻痹症状，重症者四肢肌力下降甚至

瘫痪，最后因呼吸肌麻痹而死亡。

实验室确诊的肉毒中毒需在患者血清、粪便或

呕吐物等生物标本或食品样本中检出肉毒毒素或

产肉毒毒素的梭菌。目前检测肉毒毒素的金标准

为小鼠致死及中和试验，该方法灵敏度高，但操作

耗时，对动物实验条件和抗毒素血清储备高度依

赖。为更快速、及时检测肉毒毒素提供病原学诊

断，澜系高敏荧光免疫层析法、PCR 检测、双抗体夹

心 ELISA 检测等新方法也已被应用，但体外试验的

阳性结果仍需使用小鼠生物检测法进行确认［149］。

4. 2　临床治疗

肉毒中毒的唯一特效治疗方法是注射肉毒抗

毒素血清。一般情况下，一旦怀疑肉毒中毒应立即

给予抗血清治疗。早期注射抗血清，可中和血液中

游离毒素，减缓疾病进展，但无法逆转已结合的毒

素效应［150］。同时，呼吸支持、加强营养等对症支持

治疗至关重要。部分轻症患者仅靠对症支持治疗

即可痊愈。

4. 3　预防与控制

食源性肉毒中毒常与原料受污染、食品未经充

分加热、加工及保存不当有关。为有效预防肉毒中

毒，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采取高压蒸煮法（121 ℃

表 4　1958—2024年我国食源性肉毒中毒事件地理区域分布

Table 4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foodborne botulism 
incidents in China from 1958 to 2024

区域

西北

华北

西南

华东

华中

东北

华南

发病起数

1 116
67
66
41
24
11

7

发病人数

4 567
437
590
321
190

67
16

死亡人数

580
15

154
43
17
19

1

病死率/%
12.7

3.4
26.1
13.4

8.9
28.4

6.3

表 3　1958~2024 年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食源性肉毒中

毒事件的季度分布

Table 3　Quarterly distribution of foodborne botulism incidents 
across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1958 to 2024
省（自治区、

直辖市）

新疆

青海

西藏

河北

山东

河南

四川

陕西

内蒙古

江苏

甘肃

贵州

北京

山西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宁夏

云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安徽

上海

天津

合计

第一季度

108
2
2

10
0
3
2
4
2
4
4
2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145

第二季度

122
24
14

9
13

8
1
2
2
0
0
1
0
1
2
1
0
0
0
0
0
1
0
1
0
0

202

第三季度

38
18
15

4
1
1
3
0
1
1
1
0
1
0
0
1
1
0
0
1
1
0
0
0
0
0

88

第四季度

60
1
7
4
5
2
1
0
1
1
0
1
1
1
0
0
1
1
0
0
0
0
1
0
1
0

89

合计

328
45
38
27
19
14

7
6
6
6
5
4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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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 3 min），可杀灭肉毒梭菌芽孢；储存时，将食品

置于 4 ℃以下低温环境，可有效抑制芽孢萌发与产

毒；食用前，对食品进行充分加热，如 85 ℃ 持续

5 min，即可使毒素失活［151-152］。制备植物性发酵食

品（如臭豆腐、豆瓣酱等）和腊肉、腌肉、风干牛肉等

肉制品时，应当确保原辅料清洁，去除泥土杂质，防

止猪、牛、羊肉在屠宰、贮存、运输过程中被粪便或

泥土污染，制作环境保持卫生。由于肉毒梭菌是严

格厌氧菌，其芽孢在温暖、潮湿且厌氧的环境下才

能萌发、繁殖并产毒，因此，氧气和温度是控制其危

害的关键因素。

5　展望

近年来，随着诊疗水平的提高，我国食源性肉

毒中毒的病死率已呈下降趋势，但随着网店、餐饮

食品预包装化等新兴食品业态的快速发展，以及人

员流动和物流的日益发达，原来不属于肉毒中毒的

高风险食品（如真空包装即食食品等）逐渐成为新

的风险食品，原本非高风险地区也成为新的风险区

域。同时，传统的家庭自制发酵食品仍然是肉毒中

毒的主要高危食品，但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仍不

高，如 2021 年新疆高发地区人群食源性肉毒中毒

知信行调查结果显示，知晓率仅 36. 4%［19］。

为有效预防我国食源性肉毒中毒事件的发生，

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加强高发地区尤其

是病死率较高的青藏高原牧区肉毒中毒防控的针

对性科普宣传。同时，应提高医务人员对肉毒中毒

的鉴别诊断能力，确保及时使用抗毒素治疗，减少

因误诊导致的预后不良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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